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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
紐
約
城
到
國
際
飛
機
場
，
是
一
段
艱
苦
的
路
程
，
切

不
斷
昀
汽
車
行
列
都
擁
揖
在
這
條
路
上
，
你
簡
直
不
知
道
什

麼
時
候
可
以
到
達
。
但
是
我
們
終
於
準
時
的
到
達
機
場
，
搭

乘
晚
八
時
起
飛
的
璟
宇
航
屋
舍
司

(
T
W
A
)的
噴
射
機
飛
赴

倫
敦
。
大
西
洋
兩
岸
的
飛
機
，
因
為
接
客
頻
繁
，
所
以
裝
嘖

特
別
講
究
。
機
艙
內
的
壁
飾
，
圖
案
色
擇
?
都
予
人
以
清
雅

悠
遠
之
感
。
從
這
裡
可
以
看
出
來
，
工
業
以
外
，
藝
術
對
生

活
的
重
要

3
為
7
慶
賀
我
們
是
一
起
一
次
橫
渡
大
西
洋
的
壯
行
，

我
們
每
人
唱
了
一
小
瓶
法
國
香
檳
酒
，
代
價
是
美
金
一
元
。

我
們
還
沒
有
能
移
安
靜
的
入
睡
，
夫
已
經
亮

7

，
而
且

已
經
到
達
倫
敦
機
場
。
從
紐
約
到
倫
敦
的
飛
行
時
間
只
有
六

小
時
，
但
是
由
於
經
緯
度
的
京
間
，
紐
約
自
在
午
夜
初
過
，

倫
敦
已
經
早
晨
八
時
了
。
因
為
換
飛
機
的
原
故
，
在
倫
敦
參

觀
了
墨
林
氏
捲
菸
機
器
公
司
的
新
工
廠
，
然
後
搭
乘
下
午
五

時
十
五
分
英
國
歐
洲
航
空
公
司
昀
飛
機
，
於
二
小
時
後
抵
達

西
德
的
空
運
交
通
中
心
佛
蘭
克
一
隅
機
場
。

在
地
理
上
看
來
，
西
德
是
歐
洲
的
心
臟
，
而
在
航
空
時

代
的
今
日
，
你
蘭
克
福
則
成
為
西
誨
的
大
門
。
這
是
一
個
古

詩
人
哥

J德
的
故
鄉

佛
蘭
克
福

一
些
祖
國
的
和
法
國
法
爾
多
葡
萄
昕
製
的
酒
多
少
領
略
了
­

點
萊
茵
河
畔
酒
害
的
風
光
。
賽
士
廠
是
歷
史
悠
久
，
專
門
從

事
製
造
酒
類
過
濾
機
和
包
裝
機
的
工
廠
，
但
是
為
了
替
顧
客

解
決
製
酒
技
術
方
面
的
問
題
，
以
及
研
究
造
酒
機
的
設
計
和

改
良
，
也
自
己
設
有
化
學
研
究
室
和
酒
害
，
小
規
模
的
從
事

於
製
酒
。
在
那
清
潔
而
緊
攘
的
小
酒
害
裡
，
牆
壁
上
給
有
萊

茵
河
葡
萄
園
的
長
色
，
我
們
嘗
到
好
過
種
白
葡
萄
酒
。
在
那

陰
涼
幽
暗
的
酒

2
日
裡
'
使
葡
萄
酒
的
味
道
更
美
了
，
顏
色
更

光
亮
了
，
而
異
國
的
友
情
也
減
少
了
一
層
種
族
的
隔
膜
。

我
們
所
參
觀
的
葡
萄
酒
廠
部
是
最
摩
登
的
，
而
且
不
是

德
國
的
馬
蒂
泥
是
意
大
利
的
名
酒
，
還
是
以
白
葡
萄
酒
和
翠

草
浸
讀
製
成
的
。
美
國
最
流
行
的
一
種
錯
尾
酒
便
是
以
這
種

活
命
名

p
也
叫
馬
蒂
泥
，
是
和
杜
松
子
燒
酒
(
也
名
品
酒
)

加
冰
塊
配
成
。
戰
後
的
西
德
人
，
不
僅
僅
漏
足
於
唱
啤
酒
、

葡
萄
酒
和
燒
酒
了
，
他
們
也
喜
歡
葡
萄
藥
酒
和
氣
尾
酒
。
在

巴
鎮
的
馬
帝
泥
酒
廠
新
落
成
不
久
，
這
僅
是
一
所
裝
瓶
廠
，

從
意
大
利
運
來
的
藥
料
，
和
意
法
兩
國
運
來
的
葡
萄
酒
，
在

這
裡
配
合
，
用
最
新
的
冷
凍
方
法
處
理
，
過
濾
，
然
後
裝
班

出
告
。

廠
房
是
最
近
代
化
的
廠
房
，
酒
的
處
理
也
是
最
新
的
方

注
，
而
包
裝
的
機
器
則
是
賽
士
機
器
廠
的
出
品
，
這
酒
也
可

凹
凸
說
集
法
德
意
立
大
成
。
在
工
場
最
高
層
設
計
摩
登
的
酒
吧

聞
裡
'
我
們
也
多
嘗
了
一
杯
馬
蒂
泥
鸚
尾
酒
。
這
裡
的
天
氣

已
經
炎
熱
起
來
，
泳
諒
的
飲
料
，
近
代
化
的
璟
境
，
風
味
自

然
又
和
賽
士
的
酒
富
不
同
了
。

主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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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

衛

老
的
城
市
，
文
是
大
詩
人
哥
德
的
誕
生
之
地
。
哥
德
的
故
居

，
仍
為
無
數
遊
人
景
仰
流
連
之
所
。
自
從
十
三
世
紀
直
到
十

八
世
紀
，
有
二
十
三
位
皇
帝
在
這
裡
的
教
堂
裡
被
各
地
的
諸

侯
推
選
為
盟
主
。
這
實
在
是
一
個
充
溝
歷
史
紀
念
的
古
城
。

戰
時
這
個
城
市
雖
然
遭
受
空
前
的
破
壞
。
但
是
今
日
這
個
自
由
1

茵
河
畔
六
十
五
萬
人
口
的
大
城
，
已
再
也
看
不
到
戰
爭
的
痕

跡
。
石
塊
舖
成
的
寬
潤
部
又
彎
曲
有
緻
的
馬
路
，
高
大
而
維

持
著
德
國
風
味
的
建
築

9
漏
街
整
齊
的
衣
冠
，
沉
著
敏
捷
的

步
伐
，
新
的
汽
車
，
處
處
表
現
出
繁
榮
昇
平
的
氣
象
。
我
們

住
在
車
站
旁
的
孟
諾
波
耳
旅
舍
。
這
雖
不
是
一
個
頂
摩
壺
，

頂
漂
亮
的
旅
舍
，
但
是
安
靜
而
舒
適
，
交
通
更
是
方
便
。
而

且
是
我
三
年
前
來
時
住
過
的
，
總
有
點
如
唔
故
人
之
感
。

六
月
廿
三
日

7
距
我
們
離
開
聲
北
已
經
整
整
一
個
月
。

在
這
短
短
的
一
個
月
中
?
我
們
已
經
飛
越
太
平
洋
和
大
西
洋

，
穿
過
了
澳
洲
和
美
洲
，
現
在
部
叉
來
到
曼
茵
河
和
萊
茵
河

邊
。
我
們
乘
火
車
去
到
萊
茵
河
西
的
產
葡
萄
酒
的
中
心
之
一

，
巴
德
克
魯
拉
納
赫
參
觀
賽
士
機
器
廠
和
馬
蒂
泥
酒
廠
。
在

火
車
上
不
容
易
看
到
萊
茵
河
綺
麗
的
風
光
，
而
我
們
所
參
觀

的
酒
廠
也
不
是
一
般
昕
理
想
中
的
有
著
古
老
的
地
下
酒
害
，

能
移
發
人
思
古
幽
惰
的
酒
廠
。

不
過
，
在
賽
士
機
器
廠
的
地
下
小
酒
意
裡
，
我
們
嘗
到

第
三
矢
，
我
們
又
去
彿
蘭
克
福
附
近
的
奧
萃
，
巴
哈
擴
參

觀
了
羅
蘭
印
刷
撥
器
廠
和
一
所
印
刷
工
廠
，
羅
蘭
印
刷
岫
概
是

世
界
聞
名
的
，
也
是
世
界
通
用
的
。
不
知
道
，
世
界
上
有
多

少
不
同
文
字
的
畫
報
和
標
貼
到
是
用
同
一
種
精
密
高
速
的
羅

蘭
印
刷
機
印
成
的
，
當
我
三
年
前
來
此
參
觀
的
時
候
，
我
驚

訝
於
這
個
工
廠
所
用
的
精
密
工
作
母
機
之
多
和
現
摸
，
之
龐
大

，
阿
以
及
工
人
工
作
時
態
度
的
從
容
和
愉
快
。
但
是
年
後
再
來

，
廠
一
層
一
叉
擴
充
了
，
頁
增
添
了
好
多
新
的
自
動
化
多
枝
龍
的

工
作
母
機
。
終
南
山
上
的
斧
頭
柄
還
沒
有
爛
掉
，
人
問
世
界

部
早
已
改
觀
了
。
唯
一
令
人
悵
然
的
，
是
上
次
熱
心
領
導
我

們
參
觀
的
那
位
七
十
高
齡
的
魏
希
曼
老
先
生
已
經
作
古
。
可

憐
的
老
人
，
他
本
早
可
以
享
受
退
休
林
下
的
悠
游
生
活
，
但

是
因
為
在
東
德
的
財
產
給
共
產
黨
沒
收
了
，
不
得
不
為
生
活

而
鼓
其
餘
勇
。
這
位
老
先
生
的
音
容
猶
恍
在
目
前
，
可
惜
我

們
竟
無
據
作
第
二
次
的
唔
苗
。

印
刷
工
廠
的
規
模
並
不
大
，
完
全
探
用
羅
蘭
印
刷
機
，

而
且
有
全
副
的
新
式
攝
影
製
版
設
備
，
這
些
設
備
。
在
有
些

國
家
裡
還
像
是
墳
羅
門
王
的
寶
藏
，
但
是
在
美
國
和
德
國
(

相
信
其
他
進
步
的
國
家
定
也
一
樣
)
是
每
個
印
刷
工
廠
都
具

備
的
。
我
不
知
道
，
這
家
老
板
那
裡
物
色
來
的
這
許
多
年
青

漂
亮
的
女
孩
子
在
管
理
機
器
，
人
面
和
印
刷
品
一
樣
的
美
麗

動
人
。

一鈞一

佈
滿
名
成
古
跡
的
巴
伐
利
亞
郡

我
們
啤
酒
廠
的
顧
問
，
霍
浦
壘
博
士
，
使
駕
特
蒙
趕
來



佛
城
。
商
量
的
結
果
，
把
我
們
在
西
德
參
觀
的
路
程
略
為
修

改
先
到
中
部
，
以
寇
琴
根
和
烏
弦
堡
為
中
心
，
然
後
南
下
經

過
紐
倫
堡
到
慕
尼
黑
，
再
去
西
南
的
斯
特
加
墳
，
然
後
循
萊

茵
河
上
溯
到
海
德
堡
和
蒙
漠
，
再
問
到
佛
蘭
克
一
瞄
去
漢
堡
。

這
樣
我
們
可
以
參
觀
散
佈
西
德
各
地
的
啤
酒
機
器
廠
、
工
業

大
學
、
啤
酒
學
校
和
研
究
所
、
酒
類
包
裝
機
廠
，
並
參
觀
幾

個
啤
酒
廠
和
捲
菸
機
器
廠
、
印
刷
機
器
廠
、
印
刷
廠
、
菸
葉

化
學
研
究
即
自
立
西
德
最
大
的
捲
莊
廠
。
但
是
我
們
原
定
在

西
德
的
時
間
是
沒
有
改
變
的
。

從
奧
芬
巴
哈
到
寇
琴
根
的
中
途
，
我
們
特
為
在
愛
石
芬

堡
停
留
，
參
觀
赫
倫
啤
酒
廠
。
這
是
這
個
小
鎮
上
一
個
規
模

頗
小
的
啤
酒
廠
，
但
是
糖
化
鋪
均
是
新
按
裝
不
久
，
從
街
上

便
可
看
到
大
玻
璃
窗
裡
擦
得
雪
亮
的
大
銅
鋪
子
，
像
是
商
店

櫥
窗
裡
的
陳
列
品
一
樣
。
街
上
的
行
人
可
以
注
意
到
這
個
啤

酒
廠
日
夜
電
燈
通
明
在
工
作
。
也
許
，
這
樣
可
以
使
他
們
頁

想
到
啤
酒
的
可
愛
，
是
在
這
樣
清
潔
漂
亮
的
櫥
窗
裡
製
造
成

的
。

我
們
來
得
正
巧
，
這
個
小
鎮
正
在
慶
祝
什
麼
節
日
，
也

許
就
是
啤
酒
節
吧
，
在
鎮
外
就
像
趕
集
或
者
廟
會
一
樣
，
晚

上
很
是
熱
鬧
，
廠
裡
的
酒
師
很
熱
心
的
請
我
們
去
參
加
，
並

且
唱
啤
酒
。
集
會
的
地
方
在
河
邊
，
有
許
多
臨
時
搭
成
的
棚

二
何
許
多
雜
要
和
實
糖
果
吃
食
的
小
店
。
赫
倫
啤
酒
廠
也
搭

7

一
座
很
大
的
筆
帳
，
擺
漏
了
條
桌
，
供
應
生
啤
酒
。
蓋
上

有
穿
著
皮
短
褲
，
帶
者
插
羽
毛
的
寬
邊
黑
呢
帽
的
巴
伐
利
亞

樂
隊
在
演
奏
。
這
裡
可
以
容
納
三
于
以
上
的
避
人
。
酒
師
已

攝
入
管
口
前
面
的
馬
路
是
石
塊
砌
成
的
，
還
是
歐
洲
古
老
城

市
的
特
色
。
馬
路
中
間
有
一
座
紀
念
碑
。
寇
琴
根
的
意
義
大

概
和
國
王
有
關
，
也
許
幾
百
年
前
這
裡
是
一
個
小
國
國
君
封

藩
芝
所
。
這
裡
是
西
德
的
中
部
，
這
一
帶
的
德
國
人
便
叫
做

佛
蘭
可
尼
亞
人
。
僻
蘭
可
尼
亞
人
間
聰
明
勤
懇
自
豪
，
他
們

多
少
有
點
看
輕
北
部
的
荷
爾
斯
坦
人
，
西
北
的
威
斯
特
法
里

亞
人
，
尤
其
不
怎
樣
看
重
西
南
部
沉
默
少
言
的
西
華
賓
人
，

和
愛
好
音
樂
比
較
含
有
浪
漫
色
影
的
巴
伐
利
亞
人
。

霍
浦
曼
博
士
世
居
此
鎮
已
經
有
三
百
年
。
他
的
伯
父
昕

開
設
的
亨
利
霍
浦
曼
機
器
廠
便
設
在
這
個
鎮
外
，
是
以
製
造

啤
酒
機
器
著
名
西
德
的
並
為
西
德
製
造
啤
酒
機
器
的
四
個
廠

之
一
，
霍
捕
曼
的
父
親
也
主
持
一
個
翻
砂
廠
，
但
現
在
已
經

退
休
了
，
享
受
著
林
下
的
悠
游
生
活
，
我
說
是
林
下
，
並
不

是
模
仿
文
學
上
的
催
辭
，
而
確
實
是
如
此
。
因
為
霍
老
先
生

的
家
中
後
院
裡
就
是
一
斤
果
木
園
。
星
期
六
的
下
午
，
我
們

到
他
家
中
喝
茶
，
便
坐
在
屋
後
的
櫻
桃
樹
下
。

六
月
末
的
西
德
正
是
櫻
桃
成
熟
的
時
候
，
枝
頭
一
串
串

紅
透
了
的
櫻
說
，
和
綿
葉
繁
枝
相
間
，
就
像
盛
開
的
小
紅
花

，
這
使
我
憶
起
了
膠
東
半
島
的
景
色
。
膠
東
半
島
所
產
的
水

果
和
西
德
正
差
不
多
。
那
裡
有
櫻
桃
、
楊
莓
、
蘋
果
、
杏
、

梨
和
葡
萄
。
山
東
人
的
個
性
在
我
看
起
來
也
和
西
德
差
不
多

，
健
壯
、
誠
樸
、
勤
懇
、
爽
朗
，
但
偶
有
點
小
氣
，
看
了
浦

樹
的
懷
桃
，
二
十
年
前
的
舊
游
舊
事
，
一
時
又
都
到
了
眼
前

。
和
氣
的
霍
老
先
生
特
領
我
探
來
漏
盤
的
櫻
桃
，
大
嚼
一
頡

J
t第
二
天
，
我
們
離
開
露
琴
根
時
，
富
於
人
情
昧
的
老
先
生

在
前
面
近
音
樂
畫
的
一
角
留
好
了
位
置
給
我
們
，
每
人
一
大

杯
啤
酒
，
這
個
高
大
直
立
的
有
把
手
的
玻
璃
啤
酒
杯
，
正
好

容
納
一
公
升
(
臺
灣
大
瓶
啤
酒
一
規
半
)
的
啤
酒
。
滴
滴
的

白
泡
沫
，
亮
晶
晶
琨
珀
的
顏
色
，
清
冷
的
酒
花
的
香
味
，
多

麼
別
人
。
尤
其
伴
著
熱
烈
的
巴
伐
利
亞
的
樂
曲
，
自
由
自
在

，
毫
無
拘
束
的
氣
氛
，
和
洋
溢
的
異
國
的
友
情
，
而
且
來
的

人
越
來
越
多
了
，
每
個
人
面
前
都
是
啤
酒
，
這
時
候
的
啤
酒

是
多
度
可
愛
，
而
且
不
再
醉
人
。

撞
帳
裡
還
另
有
食
物
和
玩
具
出
售
。
看
著
正
在
火
上
拷

者
的
肥
籍
?
真
令
人
饒
誕
欲
滴
。
一
會
兒
酒
師
的
兩
位
十
四

、
五
歲
的
掌
上
明
珠
也
來
了
，
我
們
每
人
吃
了
半
只
烤
錯
，

兩
三
杯
啤
酒
，
女
孩
子
在
她
爸
爸
的
酒
杯
裡
討
啤
酒
喝
。
並

且
買
了
錢
件
玩
具
作
為
紀
念
品
，
才
半
懷
酒
意
，
意
興
未
闊

的
依
依
和
酒
師
父
女
道
別
。
當
我
們
到
達
寇
琴
根
時
，
已
經

午
夜
後
了
。

寇
琴
根
在
曼
茵
河
流
域
，
烏
拉
堡
的
附
近
，
是
一
個
只

有
一
萬
八
千
人
口
均
有
一
千
二
百
年
歷
史
古
老
的
小
鎮
。
雖

然
是
個
小
鎮

7
但
是
商
店
的
櫥
窗
裡
和
任
何
西
德
大
都
市
的

商
店
一
樣
，
陳
設
得
一
樣
的
美
麗
。
很
大
的
玻
璃
櫥
窗
內
，

琳
那
浦
目
。
我
們
住
在
一
個
小
旅
舍
內
，
也
許
這
裡
可
以
稱

為
小
客
棧
了
，
名
叫
佛
蘭
克
許
放
舍
，
一
進
門
便
是
飯
店
，

穿
過
飯
店
上
樓
，
二
、
三
樓
都
是
旅
舍
。
每
個
房
間
每
天
的

租
費
只
有
五
馬
克
。
這
裡
沒
有
男
性
的
侍
者
，
只
有
-
兩
個

女
侍
'
行
李
要
自
己
提
上
樓
。
但
是
房
間
裡
清
潔
整
齊
，
餐

廳
裡
也
是
-
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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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
讓
霍
博
士
帶
燕
描
浦
三
袋
棋
棋
，
我
們

J
直
吃
到
斬
將
加

城
才
把
它
吃
完
。
老
先
生
簡
直
觀
我
如
俏
不
講
三
尺
的
赤
子

了
。

在
寇
琴
根
我
們
參
觀
了
附
近
的
烏
拉
堡
格
啤
酒
廠
。
這

個
啤
酒
廠
像
一
個
富
有
地
主
的
莊
院
。
石
築
的
圍
牆
，
石
塊

舖
路
，
極
寬
大
的
院
落
，
結
葉
成
蔭
，
極
深
的
房
屋
。
啤
酒

廠
設
備
正
在
更
新
，
啤
酒
前
藏
在
地
害
裡
?
一
部
份
還
使
用

木
桶
。
顯
露
出
極
濃
厚
的
鄉
村
氣
味
。

星
期
天
的
下
午
，
是
一
個
極
晴
好
的
天
氣
，
我
們
告
別

了
這
安
靜
的
小
鎮
，
駕
車
向
慕
尼
黑
出
發
，
中
途
經
過
紐
倫

堡
小
恕
。
第
二
次
大
戰
結
束
，
紐
倫
堡
成
為
世
界
聞
名
掃
孺

咸
知
的
城
市
，
因
為
德
國
的
戰
犯
在
這
捏
受
害
。
末
但
如
此

，
希
特
勒
最
興
盛
的
時
候
，
也
是
以
紐
倫
堡
為
中
心
。
他
在

這
裡
築
了
一
個
廣
場
，
想
使
這
個
廣
場
的
建
築
，
比
古
羅
馬

還
要
偉
大
還
要
振
蕩
人
心
。
這
個
廣
場
現
在
仍
舊
存
在
，
面

積
太
大
了
，
多
少
有
點
荒
燕
的
神
氣
，
那
寬
廣
層
次
的
石
階

上
，
當
年
是
氣
吞
牛
斗
，
咕
咕
風
雲
的
人
物
立
足
之
地
，
斜

陽
照
處
，
現
在
只
成
了
小
兒
女
們
偎
倚
談
情
的
處
所
。

紐
倫
堡
是
一
個
很
大
的
城
市
，
最
高
法
院
一
帶
建
築
雄

偉
而
蒼
老
，
林
區
夾
道
，
顯
得
很
清
靜
，
市
區
中
心
，
則
很

是
熱
鬧
。
西
德
的
城
鎮
，
幾
乎
每
個
城
鎮
各
有
其
特
有
的
型

式
，
街
道
都
彎
曲
傾
斜
有
轍
，
建
築
也
不
相
同
，
而
且
到
處

是
寺
院
古
堡
歷
史
陳
跡
，
隨
處
都
令
人
留
戀
難
捨
。
紐
倫
堡

城
內
的
古
堡
是
西
德
幾
個
有
名
的
古
堡
之
一
，
居
高
臨
下
，

靠
著
堡
門
外
的
矮
牆
可
以
看
到
城
內
的
建
築
。
堡
內
有
個
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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彤
的
塔
，
和
一
口
深
不
見
底
的
井
建
在
屋
內
。
古
堡
內
有
人

管
理
，
並
且
有
出
售
風
景
畫
佇
導
遊
書
刊
和
紀
念
品
的
。

能
紐
倫
堡
到
慕
尼
黑
，
公
路
上
風
景
美
麗
得
很
，
中
途

遇
到
急
雨
，
從
山
坡
上
俯
敵
林
木
田
園
，
煙
雨
中
風
景
更
顯

得
清
新
美
麗
。

慕
尼
黑
是
巴
伐
利
亞
的
首
府
，
人
口
一
百
萬
，
為
西
德

的
第
二
大
城
。
這
裡
的
歷
史
古
掛
更
多
，
有
十
二
世
紀
遺
留

下
來
的
城
門
，
有
哥
德
式
建
築
高
聳
如
塔
的
市
議
會
。
而
學

校
和
博
物
館
更
是
屈
指
難
數
。
慕
尼
黑
的
黑
啤
酒
也
是
聞
名

全
世
界
的
，
市
內
有
可
以
容
納
千
人
以
上
的
啤
酒
館
，
大
學

生
、
工
人
都
可
以
以
一
馬
克
的
代
價
享
受
一
大
鍾
啤
酒
消
磨

一
個
夜
晚
。
古
色
古
香
，
簡
單
樸
素
的
啤
酒
店
更
是
到
處
可

見
。
脆
而
香
的
麵
包
，
著
名
的
白
色
香
腸
，
更
增
添
了
啤
酒

的
芳
香
可
口
。
因
此
，
慕
尼
黑
人
喝
啤
酒
要
比
一
般
德
國
人

還
要
多
，
每
年
每
個
人
平
均
喝
一
百
五
十
公
汁
。

巴
依
利
巨
人
歡
喜
唱
歌
，
歡
喜
音
樂
，
歡
喜
跳
舞
。
他

們
喜
歡
在
帽
子
上
插
枝
美
麗
的
羽
毛
，
而
且
在
帽
邊
上
點
綴

很
多
紀
念
章
，
也
許
是
勛
章
。
他
們
都
喜
歡
穿
起
舊
式
的
巴

伐
利
直
口
袋
縫
在
外
面
的
衣
服
，
或
有
吊
帶
的
牛
皮
短
褲
。

還
是
一
個
很
愉
快
的
民
族
。

巴
悅
和
亞
的
菜
也
很
有
名
，
以
前
我
們
只
知
道
有
肥
壯

的
錯
腿
，
白
色
的
或
紅
撓
的
，
每
個
可
且
有
三
市
斤
半
童
，

佐
以
酸
菜
和
馬
鈴
薯
，
調
臥
芥
末
，
佐
且
啤
酒
令
人
有
豪
連

樸
爽
之
感
。
不
知
道
暴
尼
黑
的
麵
條
才
是
最
鮮
美
適
口
的
名

菜
。
裝
在
美
麗
別
緻
的
磁
罐
裡
用
雞
肉
蟬
的
‘
。
也
許
這
種
美

味
太
接
近
中
國
菜
了
，
使
我
感
到
比
我
國
的
雞
湯
麵
更
要
鮮

美
精
轍
得
多
了
。

在
一
家
熱
鬧
擁
擠
而
且
規
模
很
大
的
啤
酒
店
裡
，
我
們

享
受
了
一
餐
長
途
故
涉
以
後
精
美
舒
適
的
晚
餐
。
但
是
一
個

多
月
來
的
旅
途
勞
頓
，
而
且
早
起
遲
眠
，
使
我
們
顯
得
風
塵

浦
苗
。
隔
座
幾
個
來
觀
光
的
意
大
利
人
，
浦
面
紅
光
，
最
初

錯
以
為
我
們
是
日
本
人
ο
問
他
們
怎
麼
能
知
道
我
們
是
日
本

人
而
不
是
東
方
任
何
其
他
國
家
的
人
時
，
部
叉
說
不
出
來
了

。
最
後
有
一
位
均
一
口
認
定
了
我
們
絕
對
不
是
來
觀
光
的
。

從
我
們
的
神
情
學
丘
，
說
話
和
進
餐
時
的
態
度
，
他
看
由
我

們
是
和
他
的
岡
伴
們
不
一
樣
的
。
我
們
並
沒
有
真
心
真
意
，

一
心
一
意
在
享
受
這
桌
尼
黑
城
市
的
一
切
。
這
位
聰
明
的
，

從
弟
勒
尼
安
海
邊
來
的
意
大
利
人
一
眼
便
把
我
們
的
心
思
看

透
了
。
我
們
有
一
個
重
大
的
使
命
，
沉
沉
的
壓
在
眉
頭
。

一位一

土
期
更
正

行
字

妄誤

正

頁
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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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大
同
學
會
五
十
年
，
反

第
期
獎
學
金
得
獎
學
生
旬
傳

、-

我
姓
丘
，
名

穎
哲
，
廣
東
人
，
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誕

生
於
廣
州
。
此
時

正
值
「
七
七
」
事

變
發
生
，
舉
國
上

下
，
風
起
雲
湧
，

一
致
起
而
抗
日
。

童
年
時
代
的
我
，
隨
者
父
母
，
眼
看
政
府
的
遷
移
而
流
徒
於

粵
北
與
湘
甫
一
帶
。
因
此
，
我
的
小
學
教
育
，
深
受
影
響
。

勝
利
後
，
重
返
廣
州
，
畢
業
於
市
立
小
學
，
繼
而
考
入
市
立

第
一
中
學
。
未
及
半
載
，
而
大
陸
沉
沛
，
舉
安
逃
難
香
港
，

就
讀
私
立
香
江
中
學
。
至
四
十
年
底
來
臺

9
居
臺
北
縣
板
橋

鎮
，
隨
就
讀
於
省
立
板
稿
中
學
初
中
三
年
級
下
學
期
。
畢
業

時
以
成
績
最
優
，
得
先
試
升
高
中
。
在
高
中
三
年
內
，
因
為

璟
垃
較
前
安
定
，
我
的
學
棠
，
頗
有
進
步
，
總
平
均
分
數
，

每
年
皆
在
九
十
分
以
上
，
本
列
全
班
之
冠
，
常
被
派
參
加
校

內
外
各
種
比
賽
，
皆
能
僥
倖
不
辱
使
命
，
因
此
，
頗
得
老
師

、
同
學
之
關
懷
和
愛
護
。
高
中
畢
業
後
，
鑒
於
我
國
科
學
之

落
役
，
乃
知
然
考
入
畫
南
工
學
院
(
今
之
成
大
)
化
學
工
程

是頁丘哲

系
，
在
良
師
益
友
，
朝
夕
薰
陶
立
下
，
努
力
研
讀
，
不
敢
稍

懈
，
曾
先
後
獲
得
聯
合
國
中
國
同
志
會
獎
學
令
二
次
，
旅
美

僑
胞
徐
氏
所
捐
贈
芝
徐
民
獎
學
金
，
中
國
科
學
人
才
甄
選
委

員
會
獎
學
金
各
→
次
，
四
年
學
業
，
得
以
順
利
完
成
，
並
以

第
一
名
之
成
績
畢
業
，
獲
得
學
校
之
榮
譽
獎
。
畢
業
以
後
，

尚
感
學
識
淺
薄
，
間
是
在
父
母
、
師
長
和
聞
學
的
鼓
勵
之
下

，
我
又
考
入
臺
大
化
學
研
究
所
，
再
從
事
高
深
，
之
研
究
，
以

迄
於
今
。

我
家
父
母
但
存
，
有
妹
二
人
，
弟
三
人
，
一
共
成
八
口

之
竅
。
我
們
姊
妹
弟
六
人
，
分
別
說
讀
各
級
學
校
，
父
母
負

擔
極
童
，
加
成
抗
日
剿
共
，
顛
沛
流
離
，
財
物
盡
失
，
生
活

至
感
艱
苦
。
我
今
日
之
能
撓
倖
得
到
六
學
畢
業
，
且
能
再
讀

研
究
所
，
實
全
賴
艾
母
含
苦
茄
辛
，
節
衣
縮
食
乏
栽
培
;
社

會
人
士
熱
心
教
育
所
給
予
及
時
芝
濟
助
;
以
及
師
長
、
同
學

們
鼓
勵
士
所
致
。
今
後
唯
有
奮
勉
向
上
，
俾
他
自
能
為
國
家

、
社
會
服
務
，
以
報
深
恩
於
萬
一
。

素
仰
固
立
交
大
罵
我
圍
著
名
學
府
，
歷
年
畢
業
生
，

皆
能
肩
負
起
國
家
、
社
會
立
重
任
，
而
且
獎
妝
後
後
造
，
不

遺
餘
力
。
今
控
交
大
同
學
會
復
有
獎
學
金
之
後
，
其
嘉
惠
士

林
，
造
福
人
群
立
功
，
又
豈
正
身
受
者
感
謝
已
也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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